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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恐”女孩成了义乳佩戴师

守护
患者群里分享
“重建人生”

“前一天磨破嘴皮说服了她

接受重建手术，第二天醒来就

变卦了，担心癌细胞会随着乳

房的重塑而复返。”在中南大学

湘雅二医院乳腺外科主管护师

李娟看来，不愿意接受重建手

术的患者大多数是因为不了解

最新的医学知识，“有患癌经历

的人更害怕手术会带来二次伤

害”。

“来我们这里的患者，癌症

早期的比较多，可以不用完全

切除乳房。”2022 年，中南大

学湘雅二医院新发乳腺癌病人

共 1253 例，保乳手术比例超过

20%，近 70% 的患者进行了乳

房切除手术，重建率 10%。

相比医护人员的宣教，病

友之间的信任也许更有说服力。

永州的乳腺癌患者吴怀喻于

2017 年接受了二期重建手术，

术后她很满意，于是在各种病

友群里分享自己做重建手术的

经历。

“一开始很多人觉得我是打

广告，我就说‘免费看’‘免费

摸’。”结果，还真有不少病友

坐飞机从北方城市来长沙，只

为“现场体验”，“来长沙见过我

的病友回去后都接受了重建手

术”。

然而，在李娟接诊的患者中，

接受重建手术的人群也有年龄

之分——30-50 岁的患者诉求

最大，50 岁以上的患者很难说

服。

“我都当奶奶的人了，还要

乳房干什么？”这是一位 60 多

岁患者对李娟说的话。自从患

癌后，她不再注重仪表，对精

致的人生失去了信心，也减少

了与外界的交际，“如果愿意

接受重建手术，再造完整的身

体，她一定不会把自己封锁起

来……”

于是，李娟经常会提醒实

在不愿接受重建手术的患者“佩

戴义乳”。

五年前，湘雅二医院乳腺

外科做了一项小调查——医护

人员对就诊的乳腺癌患者做随

访发现，乳腺全切病友的心理

状态和生活质量相比保乳与重

建患者来说要差很多。大多数

乳腺全切病友没有佩戴义乳的

习惯，出现了高低肩、脊柱侧

弯等形体改变，而医院也缺乏

专业、系统的义乳知识宣教。

因此，李娟被派往上海参

加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举办

的义乳培训班，并取得义乳佩

戴师的证书，成为湖南最早一

批“义乳佩戴师”，“佩戴义乳，

就相当于给身体增加一个器官，

不仅仅是为了美，它还是一种

长期的健康陪伴”。

《2022-2027年中国义乳行业市场深度调研及发展前景预测报告》显示，中国义乳市场需求量超过 50万只。

湖南省肿瘤医院门诊一楼，有一家不显眼的小超市，外人难以发现，这里竟是属于乳腺癌患者的“隐秘角落”——店内货架上，

摆放着一个个粉色小盒，里面装的是“乳房”，正面的乳头、乳晕、血管结构清晰可见，背面是密密麻麻的透气小孔。

店内的义乳佩戴师小兰告诉记者，这些常规无膜义乳，用特制药水粘贴在身体上，一米之外很难分辨出它的真假。

为什么佩戴义乳？小超市里的答案千

奇百怪。有人为了好看，有人为了从众，有

人被家人鼓励，有人被异样眼光驱动……

而在从业 5 年的义乳佩戴师小兰眼中，义

乳是另一种不用接受手术的“重建”。

在从事这份工作之前，小兰是一名图

纸设计师，对乳腺癌和义乳的了解都不多。

2018 年，她被另一名义乳佩戴师朋友领入

行，这才认识到，原来乳腺癌患者群体如

此庞大，义乳的需求量如此之多。

“一开始我连病房都不敢进，更别提给

患者佩戴义乳了。”小兰说，有一次她去病

房给患者送义乳产品，认识了相邻病床年

仅 36 岁的公务员李梦——李梦年纪轻轻

就确诊癌症，复杂的病情让她必须轮番经

历化疗和放疗，在这一过程中，她的身体

遭受严重摧残。

“为什么是我？我孩子还这么小！”李

梦的一句话，让小兰很快共情。原本“社恐”

的她坐在病床旁，听李梦倾诉了很久。

李梦出院时给小兰写感谢信：“在你们

的帮助下，我与不完整的自己和解了……你

就像一束光照进了我的生命里，温暖了残

缺的我，像我的家人一样，给我关怀。”

有了这一次经历，小兰开始坚定信念

要当湖南最出色的义乳佩戴师，真情待人、

专业服务。

帮助患者直视胸前的伤疤
对广大乳腺癌患者来说，走出病房是

一道坎，走入社会是另一道坎。

“初次光临的患者，眼神往往是躲躲

闪闪的。”小兰说，大部分患者会在家人

或好友的陪伴下来到门店，进入试衣间直

面镜子的那一刻，很有可能就是她们术后

第一次直视胸前的伤疤。

小兰的工作便是帮助患者接受与填补

“不完整”。

在得到患者的允许后，小兰会进入试

衣间，观察患者的创面恢复情况，判断是

否适合佩戴义乳，再帮助她们试穿……

在这样私密的环境下，如何避免患者的尴

尬？她的答案是——少说话、多倾听。

佩戴义乳，是乳腺癌患者身体和身份

重建的开始。然而，在小兰看来，乳腺癌

和义乳知识的普及度还远远不够，“大家

都是确诊之后才会去关注，在此之前都觉

得癌症离自己很远，对于义乳的了解更是

少之又少”。

小兰曾接待过一位 67 岁的老太太，

退休后她最大的兴趣爱好就是跳广场舞，

在舞队里属于站在前排中心位的领舞。但

做完切除手术后，她不愿再站在人群中间。

在佩戴义乳前，她尝试过用绿豆或毛巾等

材料“自制假乳”，效果都不是很好。

“丈夫心疼她，从网上了解到义乳的

知识，带她从张家界来到我们店选择合适

的义乳。”小兰说，结账时，老人说自己

从没买过这么贵的文胸，但效果的确令她

满意。

“与庞大的乳腺癌患者群体相比，专

业的义乳佩戴师数量很少，湖南持证上岗

的可能只有 5-6 位。”如今，小兰的手机

24 小时不关机，微信好友也快达到 5000

人的数量上限，“每一位顾客都是我的微

信好友，她们来复诊时都会来店内跟我聊

上两句，这里是她们的心灵港湾”。

900 多名病友互相鼓励：为爱“重建”

重生

欧阳立志是湖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外一

科主任医师，也是湘江粉红丝带俱乐部发

起人。2009 年，他的 10 余名病友成立了

一个名为“女人花”的 QQ 群，并希望医院

帮助她们建立一个失乳女性相互交流的平

台——湘江粉红丝带俱乐部，由此而来。

作为湖南省首家乳腺癌病友组织康复

俱乐部，湘江粉红丝带俱乐部目前已聚集

900 多名成员，分布全国各地。俱乐部有

个特点，成员所在的线上群聊成员全是女

性患者，连欧阳立志也不能入群。患者开

玩笑说：“我们大家都是‘袒胸露乳’地交流，

你在不太合适”。

重建、重生，是湘江粉红丝带俱乐部

成员交流最多的话题。方知锦在俱乐部里

是更特殊的存在，身为群主的她经历过两

次乳房手术，第一次保住了乳房，第二次

还是切除了。

闯过两次“鬼门关”，方知锦变得格外

坚强。接受乳房重建手术后，她在群里与

病友直播分享，“我尝过失乳的苦，更懂她

们需要鼓励”。

此后，但凡群里有人发问有关乳房切

除与重建手术的问题，方知锦都会第一个

“冒泡”回答，“数百名接受重建的女人分

享经历，抱团取暖，我们要告诉全世界‘失

去也没什么了不起’！”
（为保护隐私，文中患者皆为化名）

挣脱世俗眼光，拥抱“完美”自己
编后 >>

外貌羞辱、缺失性生活、家庭关系

破裂……在我们的采访中，见证了太多悲

欢离合。很难想象有多少女性会因乳房的

残缺而放弃生活，失去信念——乳房对

于一些女性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作为器官

本身。

再造、修复、义乳……如何重建完美

人生，是乳腺癌失乳女性群体的重要课

题。于社会，我们希望给予周遭的失乳女

性正常的目光，二期重建手术、义乳的费

用能早日纳入医保体系；于医院，我们希

望治疗、重建技术能推广到更多、更基层

的医院，术前术后的科普、宣教覆盖面能

进一步扩大；于公益，希望相关组织可以

帮助这些女人们搭建起相互交流的平台，

在物质和精神上拉这些深陷困窘的女性一

把；于家庭，多一些关怀、理解、包容，

用朴素真挚的情感助力她们走向新生。

总而言之，我们希望，更多患癌女性

能挣脱“失去乳房”的焦虑，拥有更大的

自由。请记住，乳房平坦或饱满、对称

或单独、完整或缺失，有权定义它是否美

丽的永远只有自己！

小兰每天会把展柜的义乳摆放好。

病友们会在线下组织各种活动，交流康复经验。

与抗癌相关的书在小兰店内备受顾
客欢迎。


